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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的另面观

———谨慎看待 CO2和全球变暖 *

摘要 以 IPCC为主流的观点认为，由于人类活动产生的以 CO2为代表的温室气体导

致了全球气温升高。但国际学术界对 IPCC的理论和数据一直存在诸多质疑。本研究

综述了当前对 IPCC 主流观点的主要质疑，希望可以辩证地看待气候变化，谨慎考虑

CO2在气候变化中的作用，从而对将来气候变化做出更加全面的评估，采取更正确的

应对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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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哥本哈根会议之后，气候变化再度成为

全球关注的焦点。 以 IPCC为主流的观点认

为，由于人类活动产生的以 CO2为代表的温

室气体致使全球气温升高，并导致气候异常

事件频发。以人类为温室气体排放核心的气

候变化问题成为国际社会、科技界和公众关

注的焦点，气候变化已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科

学问题，而成为重要的国际政治议题[1, 2]。

温室气体可吸收地球表面、大气本身相

同气体和云所发射出的长波红外辐射，将热

量捕获于地面—对流层系统之内，这被称为

“自然温室效应”。 通常认为，大气中最主要

的温室气体是 CO2。 由于人类大规模地使用

化石燃料排放大量的 CO2，大气中 CO2浓度

从 工 业 革 命 前 的 292ppm 升 至 现 在 的

386ppm， 超过南极冰芯几十万年来的 CO2

记录的最高值 280ppm[3]。由人类活动产生的

CO2 等温室气体导致了近年来温度持续上

升，是全球变暖观点的重要基础。 如果大气

中 CO2 的浓度从工业革命前的 280ppm 升

至 450—550ppm 后， 全球平均气温可能上

升 2℃—3℃， 将导致海平面上升、 海洋酸

化、物种灭绝、极端天气事件频发、全球粮食

短缺、水资源供应不足、地区冲突增加等。世

界各主要国家必须立即采取行动，降低碳排

放，减缓全球变暖[3]。

但工业革命前的 CO2的浓度是否从未

超过 292ppm？ 冰芯所提供的 CO2记录可信

吗？由人类活动产生的 CO2是百年来地球温

度不断上升的主要原因吗？近百年来的升温

是否高于过去千年的温度？海平面上升是否

和气候冷暖相关？冰川融化对海平面的贡献

到底是多少？

实际上，学术界对 CO2等温室气体引起

的全球变暖及全球变暖引发的严重后果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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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不断。

Zbigniew Jaworowski 早在 1992 年就开

始质疑冰芯里 CO2的数据[4]，此后他陆续多

次指出 IPCC 的数据和理论缺乏支持 [5-7]；由

S. Fred Singer 发 起 组 织 的 The

Nongovernmental Internation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NIPCC)于 2008 年发表了

对 IPCC 报告的第一次评议 [8]，2009 年

NIPCC 再次综合了来自 14 个国家 35 位研

究者对 IPCC 报告的评议，认为人类活动不

是造成气候变化的原因 [9]；2007 年 BBC 拍

摄了 “The Great Global Warming Swindle”，

多位反对全球变暖的科学家从各自学科探

讨了气候变化的诱因，指出人类活动不是气

候变暖的主要因素；此外还有很多科学家和

组织通过各种方式表达了与 IPCC 不同的

观点。在我国也有一些科学家怀疑气候变化

的真正原因，如丁仲礼等人曾质疑 CO2对温

度的敏感性以及温度对地球生态系统的影

响[10]，施雅风提出应谨慎地对气候变化进行

判断[11]。本文将对 CO2引起全球变暖的主要

质疑观点进行综述，希望能够引起国际社会

对全球变化更为全面的思考。

2 关于工业革命前 CO2的浓度

IPCC 认为， 在工业革命前的几十万年

内 CO2浓度未超过 292ppm， 其结论主要是

基于南北极冰芯气泡恢复的 CO2 浓度和

Callendar 在 1938—1958 年之间的研究结

果。 Callendar 对 19 世纪和 20 世纪的部分

CO2数据进行了评估， 认为 19 世纪 CO2浓

度为 292ppm，1956 年 CO2浓度为 325ppm，

同时 1880—1935 年由于化石燃烧全球温度

上升了 0.33℃[12]；但 Fonselius等人的分析指

出 ，19 世 纪 CO2 的 浓 度 范 围 为 250—

550ppm，平均浓度为 335ppm；Slocum 指出，

Callendar 的研究倾向性地选择在 19 世纪中

平均值低于 292ppm 的数据以及 20 世纪中

高于 317ppm 的数值 （图 1） [4，13]；Beck 对

1812—1960年间全球 90 000 个 CO2测量数

据进行采样地点、分析方法、数据可靠性的

细致分析后， 绘制了 1812—1960 年北半球

CO2变化的曲线 （图 1）， 认为在 1825 年、

1857 年和 1940 年 CO2的浓度已经相当高，

在 1825 年和 1940 年里 CO2 的浓度都高于

400ppm[14]。Beck的数据显示，在 1927—1944

年的 27 年间， 大气 CO2浓度从 312ppm 升

至 415ppm，而在 1957—2007 年的 50 年间，

大气 CO2 浓度从 315ppm 升至 385ppm，所

以当下的 CO2升幅并非史无前例[14, 15]。

工业革命前 CO2 浓度低于 290ppm 的

另一个重要依据是南极冰芯气泡中 CO2的

浓度（图 2）。 多个南极冰芯的记录表明，几

十万年来大气中 CO2的浓度和冰芯里的古

温度记录保持了极好的一致性， 以 11 万年

图 1 工业革命前 CO2的浓度

A Callendar 选取了 19 世纪较低的测量值 （圈内为 Callendar 采用的测量值）[4, 16]；B Beck 利用可靠的
CO2测量值恢复的1812—1960 年CO2北半球浓度曲线[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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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周期，最高值为 280ppm[17]。当前 CO2的浓

度远高于过去几十万年来的大气 CO2浓度。

将冰芯气泡中 CO2 浓度和现代大气

CO2浓度直接进行比较，是建立在冰芯需精

确保存了历史时期的各种大气成分，这些成

分未与外界发生任何交换的假设上。冰芯是

固相、 液相和气相三相共存的复杂体系，冰

遇热融化，受力易碎。自从冰芯研究开始，就

有研究者在评估冰芯作为 CO2记录介质的

可靠性。 从当初的新降雪到形成冰芯，到冰

芯的采集和保存，到最后的分析，这其间，冰

芯中气泡承受不同的压力、温度，其成分是

否和原来保持了一致？有没有足够的证据支

持冰芯中 CO2的分析结果可以和当前大气

中的 CO2 浓度进行直接对比 ？ Zbigniew

Jaworowski 于 1992 年综述了各种研究和数

据，指出在冰芯采集、保存和分析过程中有

20 多种物理和化学过程可改变冰芯中气泡

的成分[4]。

Jaworowski 指出，CO2在水中的溶解度

是 N2的 73倍，O2的 26倍，冰芯中的液态水

的存在使得其中的 CO2浓度低于实际大气

中的浓度；大部分的冰芯采集于南北极低温

地区，年均温度低于 0℃，但采样温度高于

100℃ ， 整个采样过程中前后的温差达

100℃；冰雪中各种主要离子、酸类组分以及

放射性同位素在 -21℃—-1℃时会重新分

配。 冰芯的半径会随着时间和温度而变化：

冰芯刚从冰盖中取出时，由于地表压力小于

深层压力，其半径会稍大，随后在保存过程

中会因升华而减少。曾有报道，冰芯在 -20℃

下保存 16年后体积可减少 30%； 冰芯采集

时，由于打钻过程中仪器施加的压力、震动、

能量， 深层冰芯取出后所受压力剧烈减小，

冰芯内部会产生冰裂缝（图 3），裂缝最多可

达冰芯体积的 10%，显然冰芯中的气泡和外

图 2 左图 IPCC WG12007 年报告中所引用的过去 65 万年来的温室气体浓度[18]，右图南极 Dome C 冰芯
气泡中 CO2浓度和温度的曲线，CO2利用干法提取分析得到，在 180ppm 和 280ppm 之间波动，温度
利用 H 的同位素 D 得到，在-8 至 4℃波动[17]

图 3 一段冰芯及冰裂缝示意图，可以看到不少
气泡已被冰裂缝打开[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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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气体通过冰裂缝发生了交换[4, 7]。采样过程

中因仪器本身的金属构成（Cu、Zn）和钻探

液的复杂组成（钻探液由航空油“TS-1”和其

他一些三氯乙烯、四氯乙烯等调节密度和抗

冻的有机溶剂构成）会给冰芯带来重金属和

有机物污染；钻探液的有机成分可能会溶解

更多的 CO2，而钻探液本身含有的有机物在

气象色谱分析时，会被当作甲烷检测。 冰芯

气泡中的氧同位素、氩同位素也与冰芯或者

外界大气发生了交换；Loosli 指出， 所有的

冰雪的 39Ar，都被现代大气污染。Loosli利用
85Kr（仅由核反应器和爆炸产生）估算出，保

存了 8—13 年的冰芯中混入了 36%的现代

大气[4]。

Jaworowski 列举了 1956 年以来南极

和格陵兰冰芯气泡中 CO2 浓度的数据，这

些冰芯的年代为几百年到 16 万年前，CO2

浓度在 155—7 400ppm 之间波动 ； 但在

1985 年后， 公开的冰芯 CO2的浓度数据倾

向性变小， 大于 300ppm 的数据极少出现，

而这些数据大部分都是采用干法提取得到

的 [4]。 以 Neftel 对 Byrd 冰芯的研究为例，

1982年 Nature报道， 在 400 米深处 CO2浓

度超过 400ppm， 但在 1988 年的 Nature 文

章中则未报道这一高值[4]。 冰芯气泡中 CO2

的分析方法分为干法提取和湿法提取，干法

提取和湿法提取 15 分钟所得 CO2 浓度相

差不多， 湿法提取 7 个小时所得的 CO2浓

度是提取 15 分钟的 1.5—4.5 倍， 湿法提取

所得到的浓度大约比真实浓度低一半[4]。

1992 年之后， 有冰芯学家和大气学家

对冰雪及其气泡所提供的 CO2、各种离子和

同位素数据质量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20-22] 。

Severinghaus等人指出，由于表层冰雪（表面

下 5—15m）的温度梯度，各种气体（包括惰

性气体）及其同位素在其中也显示出梯度分

布，则重的气体向更冷的温度区富集[22]。 在

高纯气体和液体分析方面，富有经验的化学

家 Hurd也指出， 由于气体在冰芯表面的吸

附解吸附作用、Knudsen 扩散， 冰芯气泡中

的气体数据需谨慎对待；8 000 年前的冰芯

大约埋藏于 200m 之下， 其压力为 20 个大

气压 ，420 000 年前的冰芯的深度为 3

300m，压力为 320 个大气压，巨大的压力会

使得冰芯气泡气体的浓度变化小于实际大

气的浓度变化[21]。 各种研究表明，冰芯并不

是十分理想的古气候介质，对于冰芯气泡所

提供的数据在定年、分析方法、误差、保存、

污染等多方面受到的质疑使得我们应更为

谨慎地对待冰芯数据。冰芯的研究亟需更好

的采样、分析方法，以及更为科学的数据解

读。

实际上，对于全球 CO2浓度本底观测站

Mauna Loa 提供的 CO2浓度的数据，也有研

究者质疑，尽管 Mauna Loa 离人类活动区域

较远，但其所处夏威夷岛上的 Mauna Loa 火

山是地球上最大最为活跃的火山之一，并不

是理想的 CO2监测地点[15]。 并且 Mauna Loa

利用 CO2 的红外吸收来测定 CO2 浓度，有

研究者质疑 CH4、CO 和水蒸气等其他有红

外吸收能力的温室气体都可能对检测结果

有影响，而使得结果偏大[15]。

不管是 19世纪实测的 CO2数据， 还是

冰芯里 CO2浓度都不能有力地说明工业革

命前 CO2浓度低于 290ppm，且现在大气的

CO2浓度为地球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值。 确认

当前 CO2是地球史上的最高值，人类活动是

影响全球气候变暖的关键，这一观点仍有待

证实。

3 关于 CO2温室效应的悖论

CO2 的重要性之一在于其可以吸收一

定波段的红外辐射， 从而导致地球温度上

升，这是温室气体最为重要的特性。 温室气

体的红外辐射效应和温室气体的浓度基本

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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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是正比关系。 但 H2O 实际上才是空气中

最重要的温室气体，H2O 的红外吸收波段是

CO2的 3 倍， 空气中水的含量是 CO2的 33

倍左右，其温室效应是 CO2的 100 倍[15]。 空

气中水的含量一天可以变化 2倍，而 CO2每

年增加 2ppm，20年引起 1℃左右的增温。如

果将温室效应理论同样用于 H2O，水的含量

以一天在 1%—3%之间波动计算，那么水的

温室效应每天可以造成 50 000℃的变化

（http://www.nov55.com/wat.html）。沙漠是水

蒸汽温室效应的实例说明，由于沙漠上空水

蒸汽含量极低， 不能有效保留白天的热量，

昼夜温差巨大[15]。

其次，CO2 导致全球变暖的假说认为，

冰期和间冰期 CO2浓度与温度的变化保持

了相当好的一致性， 如图 2 所示： 以南极

Dome C 冰芯为例，CO2 在几十万年的冰期

和间冰期中最低和最高浓度分别为 180ppm

和 280ppm， 全球温度在 -8℃—4℃之间变

化，CO2 增加 100ppm 导致地球增温 12℃，

1985 年后发表的南极其他冰芯的温度和

CO2数据基本与此比例一致； 但从 1900—

2006 年，CO2从 290ppm 增加到 380ppm，增

加了 90ppm， 却只引起了 0.5℃内的温度变

化 ， 而 IPCC 的预测是从工业革命前的

280ppm 升至 450—550ppm 后，全球平均气

温上升 2℃—3℃， 与过去几十万年的变化

不符[17, 23]。

由人类造成的碳排放每年最新的估计

是 8.6Gt， 人类每年增加 1%左右的碳排放。

大气含碳总量为 780Gt，表层海洋含碳总量

为 1 000Gt， 植被土壤等含碳为 2 000Gt，地

壳和深海含碳 38 000 Gt。 海洋和大气每年

交换 90Gt 碳， 植被和大气每年交换 100Gt

碳，海洋生物和海洋之间交换 50Gt 碳，表层

海洋和深海及地壳交换碳 40Gt。 海气每年

交换的碳即相当于人类活动产生的 CO2的

10倍左右[23]。

海洋是一个巨大的碳库，但 CO2在水中

的溶解度随温度的上升而下降，海水温度每

升高 1℃，溶解度约下降 4%，当海水温度从

15℃升至 20℃时 ， 水的 CO2 溶解度下降

20%左右，当海水温度持续上升时，海洋释

放 CO2，成为 CO2的一个巨大来源，而 IPCC

并未将此计算在内[8, 15]。 客观地说，碳循环作

为地球化学循环的重要组成，研究的重要性

无需赘述， 碳循环可能对气候系统响应，并

可能起一定的平衡作用，但很难说它是气候

变化的主要驱动力。碳循环尤其是 CO2有多

少是由于人类活动造成，又能对整体气候趋

势造成何种影响，仍需进一步的数据支持和

更为严谨的讨论。

4 关于温度记录、海冰融化和海平面

上升

气候变暖的质疑者也在近百年来的温

度是否高于过去千年，海冰融化、海平面上

升是否由于 CO2上升造成等诸多问题上持

有与 IPCC不同的观点。 IPCC 在 2001 年的

报告中引用 Mann 等人 1998 年的研究，认

为过去 1 000 年来温度相对稳定，近百年的

温度升高，高于过去 1 000 年的温度，这条

温度曲线被称为 “Hockey Stick”（曲棍球

线），这条曲线未记录历史时期有名的“中世

纪暖期”和“小冰期”，并且该曲线在 2007 年

的报告中并未继续使用 [8, 15]。 McIntyre 和

McKitrick[24]的研究表明，古气候记录显示，

当前的温度并未超出距今约 3 500—6 000

年前的全新世大暖期，也未高于 900—1000

年的中世纪暖期， 公元 1300—1900 年为小

冰期， 而 1900 年之后气候逐渐转暖是由于

气候的自然循环还是由人类活动造成，尚无

定论[6, 15]。

1900 年后的观测表明，温度上升，更确

切地说，20 世纪 20—40 年代是一个明显的

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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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温阶段，但这段时间化石燃料并未大量使

用，说明此期间的升温和人类活动无关。 此

后气温开始下降，持续至 70 年代中，40—70

年代 CO2浓度持续上升，全球变暖的观点无

法解释[8]。 准确的说，20 世纪的升温和人类

活动相关的只是 80 年代至今 40 年左右的

时间。而 NASA GISS，HADLEY，RSS MSU，

UAH AMSU 4 个数据库的数据都显示，这

段时间内， 自 1998 年后气温无明显上升趋

势[25]。此外还有研究者认为，1934年是 20世

纪最暖年份，30 年代是 20 世纪最暖的 10

年 [8, 15]。 受城市热岛效应影响，加利福尼亚

107 个气象站的数据显示，百万人口以上的

城市升温趋势明显大于偏远郊区[8，26]。 对于

海洋表面温度的测量，早期采用船体，将温

度探头深入海表几米以下测量，近年来大量

使用浮标测量，测的是温度最高的海水微表

面温度，深度的差异给海表温度的变化趋势

带来误差[8]。

全球变暖引起山地冰川和南北极冰川

的融化，由此导致海平面上升，是全球变化

中引人关注的热点问题。冰冻三尺非一日之

寒，反过来，冰化三尺非一日之暖。对于山地

冰川而言，决定其退缩的主要原因是太阳辐

射能量，具体表现为温度和降水。 体积庞大

的冰川对温度会有一定的迟滞效应，山地冰

川由于其高度和纬度的不同，对温度变化的

迟滞时间不同， 全球 169 个冰川的数据表

明， 冰川对温度变化的迟滞效应平均为 20

年左右， 大部分的山地冰川在 1700—1825

年面积扩大， 自 1825 年开始有退缩趋势，

1825—1906 年间山地冰川退缩近半， 远早

于化石燃料大规模的使用[23, 27]。

对于全球所关注的南北极海冰融化，由

于水的密度在 1g/cm3 左右， 冰为 0.9g/cm3

左右，海冰 90%的体积位于海面下，所以实

际上是海水在融化海冰而不是大气在融化

海冰。 由于海洋的热容量为大气的 3 000倍

以上，大气并不是海洋的热源，反而是海洋

在扮演调节大气变化的角色，海洋的主要热

源为太阳和来自地球内部的能量；美国哥伦

比亚大学 Lamont-Doherty 地球观测实验室

的 Charles Langmuir 提到他们在北极冰盖下

Gakkel Ridge 周边发现活火山，很可能是北

极海冰融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15]。 Singer 和

Avery则认为，在南极只有南极半岛在变暖，

而其余 98%的南极区域都在变冷[8]。 Zwally

的研究显示，1992—2002 年间格陵兰冰盖

（Ice sheet）边缘每年减少 42Gt，但在中心区

域增厚 53Gt， 可使海平面降低 0.03mm；在

西南极冰盖每年减少 47Gt， 东南极冰盖增

加 16Gt，南极区域净减 31Gt，对应海平面上

升 0.08mm，3 个冰盖对海平面的贡献为

0.05mm 的上升； 观测还表明， 西南极冰架

（Ice shelf）每年减少 95Gt，但东南极冰架增

加 142Gt（净增 47Gt）；即使不考虑冰架的增

加，0.05mm 并不足以支持由卫星观测到的

海平面每年上升 2.8mm 的结果。 海冰消融

引起的海平面上升，1 000 年使海平面上升

5cm，上升 1m则需要两万年[5, 28]。

此外 NIPCC 还指出，任何原因的变暖，

不管是人类活动还是自然因素都会导致冰

川融化，而冰川融化并不能说明人类活动是

诱因；尽管 IPCC宣称，当前变暖是由人类活

动导致，但一直并未明确给出如何对变暖的

自然因素和人类活动因素进行区分[8]。

Singer 在 NIPCC 的决策者摘要中综述

了对 IPCC 关于海平面上升观点的质疑 [8]：

IPCC 报告中表明， 海平面上升主要来自于

冰川融化和海水热膨胀，但显然热膨胀仅限

于表层海水，底层海水由于长年低温不受影

响；84 个潮汐观测站数据显示，1900 年来，

无论气候是变暖还是变冷 （包括 40—70 年

代的降温时期）， 海平面稳定持续上升了近

18cm；变暖的海洋蒸发增多，导致极地雨雪

增多， 由此判断海平面上升可能与温度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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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IPCC1992、1995、2001 和 2007 年发布的

4 次报告中，评估海平面上升的最高值逐次

下降，分别为每百年 367、124、77、59cm[8]。有

卫星数据表明， 近 20 年来海平面上升速度

加快；但也有研究者认为，上个世纪下半叶

海平面上升速度减缓，海平面巨大的时空差

异限制了对海平面的讨论； 更有研究者认

为， 海平面上升主要受板块上升或沉降影

响，全球性的海平面评估没有实际意义 [8,29]。

由于对全球变化引起的海平面和冰川融化

存在巨大争议，IPCC 的结论需要更为坚实

的数据和理论支持。

5 太阳是地球气候变化的最主要驱

动力

即使 CO2的浓度比地史时期大气浓度

记录高， 且 CO2可拦截一定的红外辐射，戈

尔将其比作覆盖在地球表面的毯子，但这只

是个毯子，并不是电热毯，自身不发生热量，

它拦截的是太阳辐射， 如果太阳活动减弱，

太阳辐射降低，地球气候系统进入冰期，CO2

能否挽回气候变化？ 1999 年 Fischer 等人、

2003 年 Caillon 等人先后在 Science 上发表

研究指出， 精确的冰芯记录表明，CO2和温

度的变化有时间迟滞，CO2比温度的变化晚

大约 600±400 年或者 800±200 年， 地史时

期气候系统温度下降后的几百年内，CO2仍

持续升高，研究者由此认为 CO2和气候的关

系尚不明确[30,31]；也就说，在地史时期 CO2浓

度的升高并未阻挡气候的变冷，由此 CO2更

可能是气候系统的一个响应， 而并非驱动

力。

把气候系统简化成一个物理系统，气温

的上升，或者说气候的变暖应有持续的外界

能量支持。太阳是地史时期地球气候变化的

最为主要的驱动力，这是地球科学最为经典

的理论之一，已被大量的研究证实。 太阳活

动的周期以 11 年为基本周期， 由此衍生出

11×2n的各种气候变化周期； 从 10 年尺度

到百年尺度、到千年尺度、到万年尺度，在各

个时间尺度上，由于太阳活动的强弱和日地

距离的远近，地球气候系统亦跟随着发生周

期性的变化[6,32]。 在地史时期，各种时间尺度

的暖期和冰期交替循环，几十年、几百年、上

万年甚至十万年尺度的升温都有可能随着

太阳活动的强弱或者地球轨道的改变而被

冰期打断。

虽然国际上全球变暖是主流观点，但仍

有科学家通过对太阳活动的强度或者对地

史时期气候周期的推算认为，地球很可能会

进入冰期[6,33,34]。 刚结束的第 23 个太阳活动

周开始于 1995 年 8 月，在 2001 年达到最大

值。 NASA认为，这个周期会在 2006年左右

结束，然而一直到 2008 年，太阳表面仍保持

平静， 标志着第 24 周开始的太阳黑子迟迟

不肯出现，科学家不能确定新周期是否已经

开始。 2008年 8月大约是自 1913年来第一

个没有太阳黑子的月份，同时太阳磁场强度

也在降低[6]。 有科学家将本次的太阳沉寂与

1645—1715 年的“蒙德极小期”相比，当时

太阳表面几乎也没有黑子活动。太阳活动的

停顿导致太阳输出能量减少，对于地球影响

巨大，当时的地球进入“小冰期”，气候寒冷，

农作物严重减产，很多地方发生饥荒。 在有

人类活动以来的历史中， 各种记录表明，暖

期适合人类社会和自然生态系统的发展，而

冰期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生态系统的发展造

成灾难性的影响[8,32]。以距今约 4 400年的冷

事件为例，全球气候从全新世大暖期向小冰

期过度，在全球范围内，各地发生了大旱、洪

涝、大的沙尘暴等事件，几乎造成了中国、埃

及、印度、南北美洲、两河流域以及欧洲等全

球性的文明消失或没落[35,36]。

通过对冰芯和沉积物的研究，甚至历史

文献都有记录表明，历史时期几十年内甚至

几年内，气候会发生急剧变化[35,37,38]。 当气候

系统从一个稳态向另一个稳态过度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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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全球大气环流示意图

极可能像钟摆一样，波动幅度增大，极端事

件频发[35]。 太阳活动强度的改变会影响地球

系统的热循环和水循环，甚至导致地球磁场

变化，从而引发气候异常。 如果太阳进入沉

寂期，地球两极的冷空气势力增强，各个尺

度的气候和天气系统 （比如副热带高压）往

赤道偏移（对北半球来说为南退）；反之太阳

活动剧烈，赤道暖流增强，赤道和极地温差

减小，高纬环流减弱，各个气候系统往高纬

偏移（对北半球来说为北进）（图 4）。 由此太

阳活动的变化造成各种尺度气候系统的迁

移，综合海洋、冰川、植被或者其他各种环境

因素的不同响应和反馈，各个区域需重新适

应新的气候系统，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许是

导致极端事件高发的一个原因。

6 结论

人类活动造成的能源枯竭和区域性环

境恶化问题， 是人类亟需面对和解决的问

题。 由于全球变暖的可能威胁，近年来全球

在节能减排上达成共识，并为之做出巨大努

力，但节能减排和全球气候变化是独立的问

题。 决定气候变化的最主要因素是太阳，地

球系统的各个气候因素的耦合作用共同影

响控制着地球气候系统。气候周期性的波动

是十分正常的，气温会升高，会回落。碳氮硫

循环等都是重要的地球生物化学循环，它们

或者会对气候变化产生及时或略为迟滞的

响应，但它们是否会对地球气候系统产生影

响，以及人类的能力是否能够影响整个地球

气候系统，需要更为有力的证据以及更为精

密合理的论证。在气候变化预测不确定的今

天， 我们应谨慎全面地对待全球变化的理

论，做好应对各种气候变化可能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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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ther Side of Climate Changes———A Second Opinion on CO2 and Global Warming

Wang Jianjun

(The Third Institute of Oceanography, State Oceanic Administration 361005 Xiamen)

Abstract IPCC claimed that “most of the observed increase in global average temperatures since the mid-20th

century is very likely due to the observed increase in anthropogenic greenhouse gas concentrations”. The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society has questioned the so-call “anthropogenic warming” from experimental data to

theoretical models. The study review the main concerns on the anthropogenic warming, and provide a second

opinion for the climate changes debate. We need to be more cautious on the role of CO2 in climate changes, and

made a more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on climate changes, and more correct policies on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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